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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新聞請洽

「小晴，你可以不必一個人」
「小笛又不肯搬來。」
「我是說我—」

假裝聽不懂，她換了一個話題。 「這
兩年的演藝生涯很輝煌、很過癮吧！」

「我祇是很幸運。」
「不容易。」
「如果現在要我在你和事業兩者之中

二選一—」
「楚威，我們不要談這些。」
「不！小晴，我們該談，我不要你以

為我是因為要大紅大紫而不要我們的婚
姻。」他以前沒有機會解釋，現在他要當
她的面講清楚。

「楚威，我沒有這麼想。」
「你真的沒有這麼想？」
「你……不是這種男人。」這點她必

須承認，楚威絕不是那種陳世美型男人，
他們婚姻會觸礁，多少有點是因為她無法
適應突然成為天王歌手老婆的那種壓力，
她不想成為公罛人物的妻子，不想走到哪
都有人注意、都有人用顯微鏡看著，她不
要！

楚威感動的望著她， 「我一直以為你
會認為我是因為出名了，所以才會—」

祝小晴輕輕的說： 「責任不全在你。
」

「那麼你不怪我了？！」他欣喜莫
名。

「楚威，這不是怪的問題，而是我們
沒有辦法再做夫妻，你說過人會變的，當
週遭的環境有了改變、人的本身有了改
變，那……」她關上水龍頭，擦了擦手之
後，領先朝客廳走。

「小晴，但現在我們可以變得更好
啊！」楚威也跟過來，他是愈來愈樂觀、
愈來愈充滿希望。

「我們現在就已經很好了。」她迴避
他。

他突然的說： 「我們可以再結一次
婚！」

「再結一次？！」她吃驚的看著

他。
「當然，不然

你以為我要的是什
麼？」

「結婚……」
他眉開眼笑的

道： 「是的！我們
可以風風光光的再
結一次。」

「那你的事業
呢？」

「小晴，空難
不死之後我想了很
多，」他突然握住
她的手，這一回他
是溫柔、是充滿呵
護的。 「我知道我
有了名、有了利，
但是為了名利我也
同時失去了很多，
這之中……」 「那麼
如果沒有這場空難，你是不是永遠都不會
有這種 『自省』呢？」她忍不住要

「小晴，我早晚會發現什麼對我來說
才是真正重要的，祇是這場空難……」楚
威深情的看她。 「它讓我提早看清了一
切。」

祝小晴抿著唇不語。
「現在我們可以再開始了！」他緊握

著她的手。
「楚威，我們是可以再開始，但是

……」為了要得到一個小孩，她決定配合
他，她要他放鬆戒心、要他毫無防備。
「但是你最好不要冀望太多，因為我也已

經不是那麼天真，把婚姻、丈夫當成同生
命重要的女人了。」

「小晴，我知道你現在有事業、有自
己一片天，我也知道你已經不是兩年前的
那個小女人，我相信我們會知道該如何和
對方相處。」楚威把她帶到自己懷裡。
（四十八）

待佐清抽回手後，橘署長立刻站起來取走
那張印有手印的白紙。

「對了卷軸呢？」
「啊！卷軸在這裡！」

古館律師連忙拿出卷軸交給橘署長。
「籐崎，我現在把這兩樣東西交給你，大

概需要多久時間可以查出來？」
「如果要做成一份報告書是相當費時的，

但若祇須判別這兩個手印是否完全相同的話，
祇要一個鐘頭就會有結果了。」

「好，那就麻煩你。我先在這裡向各位說
明一下，籐崎先生是指紋方面的權威，請大家
儘管放心。那麼，籐崎，拜託你了。」

「是的。」
籐崎拿了這兩個手印，正要起身時——
「啊，等一等！」

松子突然叫住他。
「祇要一個鐘頭是吧？」
「是的，一個小時之後，我會來這裡跟大

家報告結果。」
「這樣啊！那麼，一小時之後請大家再來

這個房間集合。署長、古館先生、金田一先
生，餐點已經準備好了，請到前廳使用。」

松子說罷，便牽著面具的佐清的手，起身
離去。

其他人也分別離開房間，不過每個人臉上
的表情都不一樣。

橘署長像鬆了一口氣似的說道：
「啊！這樣一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咦？我的肚子有些餓了

呢！古館先生、金田一先生，一道兒去吃飯吧！」
於是他們在女傭的帶領下來到另一間房間用餐。
就在他們快用餐的時候，兩個負責去找小船的刑警全身濕答答

的跑了回來。
「署長，有件事……」
「啊！兩位辛苦了，肚子餓了吧？主人已經準備餐點，你們兩

位也坐下來吃嘛！」
「是，謝謝。不過剛才署長要我們去找的東西，現在已經有消

息了。」
「啊！是嗎？太好了。金田一先生，你也一起來看吧！」

外面的風勢依然很強，還夾雜著傾盆大雨橫掃過來。
一行人在刑警的帶領下，就這樣撐傘走在強風勁雨中，最後來

到水閘口；祇見水閘口巳多出一艘被大型帆布覆蓋著的小船。
「啊，就是這艘小船嗎？」
「是的，我們運氣不錯，在下那須的觀音岬旁發現這艘棄船，

要是再晚一步發現，這個重要物證恐怕就會被大雨沖走了。」
刑警說著便掀開覆蓋著小船的帆布；這時，橘署長和金田一耕

助不由得張大眼睛。
因為小船裡全是可怕的血漬，黏稠濃黑的血液遍佈在小船上，

令人望之生畏。
橘署長和金田一耕助望著這幅可怕的景象，久久不能言語。過

了一會兒，橘署長才幹咳幾聲，回頭看著金田一耕助。
「金田一先生，這回你可猜錯了。因為兇手真的用這艘小船來

運走無頭屍體。」 （五十二）

居然是她，也許情況要比想像還要複雜，甚
至可以說糟糕的多，我越來越糊塗了。我不由自
主地打開了首頁裡的古墓幽魂聊天室。

和普通聊天室一樣，祇是用了黑色背景，白
色字。看著讓人眼睛很吃力。在線名字有一長
串，各式各樣，五花八門。我在最下面找到 「黃
韻」，她搶先和我說話了——

黃韻：你好。
我：你好。
黃韻：你認識三棵樹？
我：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的自殺和陸白

類似，無緣無故，我是從他的電腦裡查到古墓幽
魂才上來的。

黃韻：三棵樹常在我們這兒發言，我也和他
聊過的。

我：真的，那你從他的發言裡看出過他自殺
的預兆嗎？

黃韻：從沒有。
我：那陸白呢？他也常來這裡嗎？
黃韻：是的，但他也沒有自殺的預兆。
我：上次為什麼不告訴警察。
黃韻：告訴什麼？
我：告訴他們陸白和你常來古墓幽魂，這也

許對調查有好處。
黃韻：你認為古墓幽魂與陸白的死有關嗎？
我：也許是的。
黃韻：別開玩笑了。
我：據我所知，最近有許多人像陸白那樣不

明不白地自殺了，他們都來過古墓幽魂。
黃韻：不要危言聳聽。
我：相信我，別再來這裡了。
黃韻：其實，我已經決定大年夜以後我就不

上網了。
我：為什麼？
黃韻：這個你用不著知道。
我：還有，你和陸白平時在古墓幽魂裡看了

些什麼？
黃韻：好了，別問了，今天不早了，我最近

大大縮短了上線的時間，我現在要下線休息了。
我：對不起，可我想知道。
她沒有回答，我等了許久，才發覺她已經真

的下線了。她好像在逃避什麼，接著我也離開了
聊天室，回到留言版裡，卻找不到了我剛才發的
那個留言，發出來才一個小時不到，不可能掉到
下面去的，我在留言版裡翻了好幾頁，還是沒
有。而前面我看到的其他貼子都安然無恙，祇單
單少了我的貼子，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的貼
子被版主刪除了。可為什麼呢？我無法理解，索
性離開了古墓幽魂，這裡果然是一個是非之地，
也許我應該聽從葉蕭的話。

我閉上眼睛，把頭靠在椅背上，腦海裡浮現
出了黃韻的臉。我回憶著最近幾次看到她的情
形，濱江大道、咖啡館、心理診所門外，每次都
給我以疑惑。 （二十七）

李牌接著道： 「一面換廚子整喜酒，打點轎夫之類，有個緣
故。今晚新娘，料還未來。看你明朝日裡，怎生奈何。先須打點
與他說，我在某處管當，要早去暗回的。三餐茶飯，你自調停，
不可等候。亦不必停燈，恐睡處火燭不便。你聲音不可太露，大
略省言方好。待過兩月，恩愛深了，斷送了前夫，絕了禍根，那
時憑你所為，」二官道： 「承教，當一一如命。」

老李竟至文甫處笑道： 「此乃姻緣天定，不是小可。前生就
栽種的了。不必哭泣。祇是銀子三十兩，我等在此，等牌頭寫一
收票，與大娘子帶去。後來生死，畢竟要動著這張紙的。」老李
道： 「說得有理。」即時寫得停停噹噹。娘子收了，把銀子與老
李收起。文甫抱住妻兒，又哭又罵。罵著宋七： 「你這般天殺
的，和你有甚仇，害得我家破人亡，死生難保。」宋七道： 「你
且慢些罵。冤有頭，債有主。少不得有個著落。今日見你夫妻拆
開，我為強的盜的，也慘然起來。想亦是你命該如此。你也莫要
怪我，我倒有句話教你導你。今日你妻子到人家去，也是個喜
日。怎好穿此粗布舊衣上門。成何體面。」把眼看著李禁子道：
「虧你看得過去，過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飾，與他穿戴了，也像個

媒人光景。」眾人道： 「果是真話。」李牌兒見宋七說他這些
話，心中不安、連忙與二官說了。即到賣衣店典中，買了衣裙首
飾，花花朵朵，一齊拿了進來。不覺天色晚將下來，又不可在監
中起身，祇得借李禁頭家中穿戴。又央李家娘子一送。約得停
當，夫妻二人，那裡肯放。哭得天昏地暗，十惡之人，無不淚
零。眾人一齊勸免，方才分手。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
一逕來到李家，梳洗穿戴，上轎就行。未免進門拜堂見禮，

一應不免之事通完。交三更時分，各人作別。止剩得夫妻兩個在
家。月仙在樓上掩袂悲啼，二官上樓見他流淚，走近身低邊，低
低說道： 「難怪你這般苦楚，但今夜是你我吉期，宜省愁煩。」

月仙見說，祇得停住兩淚。二官恐怕他仔細看出規模，把燈
一口吹息了，去扯月仙來睡。月仙坐著不理。二官一把抱了，放
在床上，自己除巾脫服停當。又去勸月仙就枕。月仙又不肯，祇
得代他解帶。

月仙想道： 「此事料然難免。祇是痛苦在心，不忍如此。」
又想道： 「若不順他，又非事禮。」祇得解下小衣入朝外床而
睡。 （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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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純屬
「那麼說，」她的心頭有種難以言

述的感動： 「你從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就記
得我囉？」他盈著微笑，愛憐地輕撫她細緻
的臉頰： 「從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就記得你
了。怎麼忘得了初戀情人呢？」原來，他也
是……

「老天！」她伸手捂上自己的嘴
巴，試著不讓過多情感滿溢，可是，淚水就
是怎麼都抑不住。十二年了—這段情感，真
的持續了好久。頓時間，她感覺雙腳一陣無
力，祇好讓自己順勢地跪坐在地板上，那麼
說前幾個晚上她所漏聽到的話…… 「你還好
吧？」方洛煒因她突然舉動，關心地低
下身子問道。祇見她一直低著臉，什麼話
也不說，等到她再 次 抬 頭 的 時 候 ， 淚 水
早己佈滿她整個細緻臉頰。

「可不可以？」她無辜的大眼中難掩
那份可憐哀求，她遲疑了一會後又開口：
「可不可以跟我做愛？」 嗄？

她的要求讓方洛煒睜大了眼睛，遲
遲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所聽到的。祇見她晶
瑩淚水還是抑不住直落下她細緻臉頰，沉
默許久之後，她才又開口： 「……每次做
愛時候，我都喝醉了。除了高潮之外，什
麼都記不起來了……」她把自己說得好像
真的很可憐似的。

而方洛煒祇是怔愕了會，笑意隨即
在他英俊的臉上逐漸擴大，他什麼話也沒
說，祇是緩緩地傾身，以他溫柔的輕柔地吻
上她嬌艷的紅唇。像這樣的要求，他怎麼會
拒絕呢？而像她這樣女人，又叫他怎麼捨得
呢？

後記
「誰跟你說他是同性戀了？」

喬治的臉上還是那副高傲不屑的表
情，說話翹著二郎腿的樣子，怎麼看都像個
女人。但他愈是這副驕傲的模樣，就愈看得
季曼婷牙癢癢的。 「可是你說……」

「我祇說，」他才不要讓她有任何開口
的機會呢： 「我們的感情很好。這樣也礙到
你啦？」 「可是，」她還是不服氣： 「你
沒事光著身子在家裡走來走去的，當然會讓
人家誤會啊！」 「拍裸體照片，不光著身
子，難到要穿貂皮大衣啊？」

「你……」季曼婷長這麼大還沒有
看過像他臉皮這麼厚男人： 「不可理諭！」

「你才不可理諭呢！」
喬治的話才剛落句，便見方洛煒

的身影，緩緩地自溫室的方向走了出來。
「洛煒，」喬治一看到方洛煒便高喚

他的名字，就連起身的樣子都比季曼婷要來
得像個女人： 「都跟你說過女人很麻煩了，
你還想娶她。」 「你才麻煩呢！」季曼婷簡
直快讓他氣死了： 「男不男，女不女的，性
格都搞不清楚了。」 「Dam！」喬治轉頭向

她做個鬼臉： 「礙著你啦？」
「噁心死了！噁心死了！」她也還

給他一個鬼臉： 「光是看到你，整個雞皮疙
瘩都起來了！」 「好了！好了！」方洛煒性
感的臉上又是一抹誘人的笑意，他將攝影器
具放在桌子上後才又開口： 「鬥了一整天的
嘴，也差不多該休息了吧？」

「誰要跟她鬥嘴了？」喬治還是那
副嘴臉。 而季曼婷才真覺得滿肚子委屈：
「可是他……」 「叮噹——叮噹——」

一道門鈴聲突唐地打斷所有的人的
對話，三個人在同時間全轉了頭，好像沒有
人預期誰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似的。

「總要有人去開門吧？」見兩人都沒有
反應，洛煒祇好無奈地朝門口的方向走去。
「我才不要這個樣子見人呢！」喬治拉拉腰

間的圍巾，這又在椅子上坐了下來而季曼婷
在向喬治做個鬼臉之後，便隨即跟上洛煒的
腳步： 「很好。」她還在鬥氣： 「坐在那裡
才不會嚇到客人。」

話才剛落句，洛煒一開門卻出現洛
雪的影子。 「怎麼搞的？」洛雪蹙著眉頭：
「這麼久才來開門？我好不容易忙完手中的

案子，第一個念頭就是先趕到這裡。這裡好
像發生了很多事，你們誰有時間好好地跟我
解釋一下？」

「很多事？」還不待洛煒和曼婷開
口，遠處又傳來喬治不屑的輕哼： 「他們倆
個還打算結婚呢！」可是，他話卻讓洛雪驚
愕地開了嘴巴，不是因為自己所聽到的話，
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

老天！
洛煒和曼婷同時摀上自己臉；根本

忘了喬治幾乎是一身的赤裸。這下，真的夠
他們好好地解釋了……今天的舊金山是個出
奇的晴天。可是對方洛煒及季曼婷兩個人來
說，可能沒有辦法享受好天氣了。 《全書
完》


